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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計畫之題為『東亞、儒學與王權：從「漢字文化圈」的觀點』。研究主

題如下：一、藉由比較研究，探討東亞王權的諸類型。而本文所謂東亞，是泛指

中國及其週邊的農業地帶，主要是指中國、日本、韓國與越南。而限於研究期限

與筆者能力，將以中國及日本為主，兼及韓國，若有可能則及於越南的漢文史料。

二、東亞不同的王權類型與儒學的關係。三、重新省思何謂「東亞」。四、從「漢

字文化圈」發展的角度，探討以中國皇帝制度為典範的王權概念如何藉由文字傳

播而轉換為東亞各國的王權概念與制度。 

本計畫預定是二年期，第一年以儒教國家的「天下」觀與「律令制」的研究

為主軸，探討漢字與東亞王權型態的關係。經過約十個月的研究計畫的執行，有

以下結論與成果。 

一、 中國在先秦（確定來說，當是春秋、戰國期間）創造了一種此後東

亞普遍的政體型態，即「天下」。而「天下」不是今天所謂的全世

界，它自始即一個被限定的空間範疇，而這個範疇的特色是由漢字

所建構的。故「天下」即漢字公文交換的空間。具體的制度如「冊

封」。西元前第四世紀所成立的「律令」亦須置於「漢字公文書交

換」的角度理解之。第八世紀日本所出現的史書（如《日本書紀》）

的形成，也是「政治制度漢字化」的一環。 

二、 日本古代律令制亦須置於「漢字公文書交換」的角度理解，而不只

是一個法制史的課題。日本之所以建構其自身的律令制，最主要的

動力是天皇制要建立自身的漢字公文體系，或曰「政治制度漢字

化」。而天皇制之所以要建構自身的漢字公文體系則由因為天皇制

宣稱其擁有「天下」。 

三、 討論十九世紀前期日本水戶學派如何運用儒教的語言以創造一種

新的儒教國家以應付日本的危機。 

四、 執行計畫期間，完成四篇與本計畫相關的會議論文。 

關鍵字： 

東亞世界  漢字文化圈  儒教  冊封  天下  王權  律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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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我多年來從事中國「皇帝制度」的研究，近年來，希望從「比較王權」的角

度重新檢視皇帝制度，並將研究擴及「東亞」。因此站在「東亞王權」研究的視

野中，檢視中國王權（包括殷周以至秦漢以後的皇帝制度）的形成，「漢字」的

成立當是一條重要線索。 

漢字的出現的最大意義與功能當在其政治權力面。古代東亞諸國的往來過程

中，以漢字為政治結合的媒介。漢字在起初的階段是用在祭祀的場合。商王與周

王在行祭祀後，將祭祀的有關訊息以文字書寫在某些器物上，而分發給相關的下

屬。此乃周王祭祀權的一個最重要象徵。在初期，文字的書寫與相關器物（青銅

器）的製作是周王集團的秘技與特權。但以周王為首的諸國集團的內部，也必須

要有人懂漢字。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諸國的政治身分的象徵與保證也是憑藉漢

字。因此，商周王權與從屬政權所建構的空間領域即「漢字文化圈」。這個過程

當在春秋時代完成。戰國時代以後出現新的變化，漢字不只用於祭祀等禮制的場

合，開始用於文書行政。首先出現於盟書、載書的形式。到西元前第四世紀，律

令出現。漢字公文書的制度出現，在「天下」內的政權都屬於此漢字公文書制度

的範疇內。這個變化的過程值得更深入探究。雖然不能理解之事仍多，但在目前

階段，至少可知，漢字的權威源於祭祀。遠古以來，政治權力的來源是祭祀。漢

字的關聯是源於一種祭祀體系的關聯。在商代，若要獲得祭祀權必須與商王發生

宗教性聯繫，從周王處獲得宗教信物，包括漢字。各政權若要得到其權力的定位，

須藉由漢字以連結至祭祀權的擁有者。 

若我們以「漢字文化圈」去思索王權的變化，自須超越中國史或一國史的範

疇。中國是漢字的發明國，但正確的說法是中國的王權創造了漢字，漢字的普及

是藉由中國王權的系統所推動的。但目前的研究尚不能理解漢字在中國境內是如

何普及的，各地普及程度的變化。至少我們可以預設即使在中國境內，漢字的流

傳是必須有一定媒介的，即政治制度，故其流傳不是理所當然的，且其流傳也不

是以今天民族國家為界限。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當時的中國成為秦王權下的

公文書的施用範圍，亦有所謂「書同文」的政策，故郡縣制的領域內成為漢字文

化圈，也表現在律令制中。而郡縣域外的區域，為何會被包含進漢字文化圈，本

身是一項鉅大的研究課題，也是本研究計畫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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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預定二年期的計畫，就漢字文化圈與東亞王權的課題，具體探討的

研究主題是探討中國、日本與韓國的政治論述中（表現在著作中），如何運用儒

教式的漢字與漢文，建構其政治語言。以及同時考察漢字如何在東亞地區流傳。

並如前述，我們將漢字與漢文視為一套獨立的語言系統，不是某個地域、族群之

人的口語的文字化。故任何人都須要通過制度化的學習以理解及運用漢字，歷史

上的中國人也不例外。本計畫將重探漢字在中國的流傳，而以唐以前為限。即採

用東亞史的整體與比較的觀點，運用語言分析的方法，藉由漢字流傳的研究，探

討儒學的流布，再藉以探討東亞諸國王權的發展。 

三、討論與結果 

在計畫執行開始，再度確認本年度研究主題以日本為中心，分析重要的儒教

式語言的形式與概念考察這些漢字在當時歷史脈絡下所表達的概念與指涉的事

實究竟為何，藉以觀察儒教傳入日本的形式；另一方面考察儒教如何藉由這些文

字的傳入日本，為日本導入了新的概念與事實。因此研究的重點是「律令制」與

「天下」觀。而主要工作分為三部分。一是整理與分析諸史料中與律令制、天下

觀念相關的史料，包括中國與日本。二、參訪日本的相關史跡，考察史料與訪問

學者。三、參與研討會，發表初步的心得報告。 

第一部分的成果不列舉，將表現在目前正在撰寫的幾篇論文及預定出版的專

書（《天下國家：東亞王權論》，預定由台大出版社印行）中。目前聘有兩位助

理，台大史研所博士生趙立新與碩士生涂宗呈。 

第二部分的赴日參訪。去年九月中旬，赴大阪參加關西大學文學院所主辦的

「東亞世界與儒教」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並參訪大阪、京都古蹟及訪問學者。

這趟日本行的經費，由台大與關西大學補助。今年七月擬參訪北海道大學與東京

大學，細節正安排中。該筆支出即使用本計畫經費。 

第三部分如下。在計畫開始前，於去年五月，於臺大所舉辦的「「東亞教育

與法制研究的新視野」研討會上，宣讀〈從日本律令制看王權與儒教：「天下」

觀念與律令的成立〉一文。該文是嘗試從「漢字文化圈」發展的觀點，重探日本

律令制形成的原因。該文的論點成為本年度本計畫的研究預設。並在計畫開始，

重新蒐集資料，檢討論據，改寫為〈從天下觀到律令制的成立：日本古代王權發

展的一側面〉，刊載於即將出版的《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二）唐律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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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出版社）一書。去年九月，於關西大學宣讀〈東亞世界的冊封體制與儒教〉，

論文集已於今年五月於日本以日文出版。又，於去年 10 月，於臺大舉辦之「第

三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日本江戶時代儒者的「天下」觀念：以

會澤安《新論》為例〉一文，該文即將出版於該會議論文集中。再者，於去年

11 月，於「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研討會」中，宣讀〈從中國

的國家禮制看「天下」觀念的演變〉一文，目前正在修訂中，擬投稿國內期刊，

其後也會數入該研討會論文集。 

根據以上幾篇會議論文，有以下幾點初步的研究成果： 

中國從戰國以來，創造了一種「天下」的政體。近來根據我近來的研究，「天

下」可視為中國王權表現其政體型態的一種語彙與概念。「天下」作為一種政體，

有二項關鍵。一是統治者必須宣告己身是天神或天神代理人，而得以統治此「天

下」；二是此政權需與域外政權建構朝貢與冊封關係。歷來學者根據「天下」的

字面意義，從今人的角度加以詮釋，認為「天下」是指全世界。這種理解法雖不

至有誤，但須進一步理解所謂「全世界」。歷史的當事人的確將「天下」視為「全

世界」，但這個「全世界」是歷史上當事人的主觀所建構的範疇，從今天的客觀

角度來看，中國與日本人所宣示的「天下」，都是一個自我限定的空間範疇。故

中國天子宣稱自己是「天下」的統治者，但決沒有要征服全世界。我們今天要理

解「天下」一詞，其關鍵有二。一是「天下」意指「天之下」，而此具有神格性

質的「天」為何？唯有掌握「天」的意義才能進一步理解何謂「天之下」。二，

當時人理解與詮釋「天下」（即世界）的憑藉是漢字，故真實的「天下」是「漢

字文化圈」，即以中國朝廷為軸心，通過冊封與朝貢所建構的政治系統。 

如果第四世紀以來，大和政權的主觀意志是要建構一個「天下」政權。這種

「天下」政權可視為東亞型態的「帝國」。而這種被稱為「天下」的東亞型態帝

國，需有二項客觀的制度，一是最高統治者是天神或天神的代表；二是與外國建

立朝貢與冊封關係。對於前者而言，即天皇制神話（與神學）的建構，而完成於

第八世紀初的《日本書紀》、《古事記》等史籍的完成。 

天皇制神話與神學的建構的細部歷史，自須另行探究。但我們可以先這樣

說，天下體制建構的可能性是因為日本自身有可運用的神話傳統。在大和王權建

構的過程中，日本統治集團運用中國的儒教概念及相關的知識，並利用日本自身

的神話傳統資源，創造了天皇制神話。 



5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儒教作為一種普世文化，其中的價值、規範也被視為具

有普遍性，但也可被行動者抽離其原來相應的脈絡。「天下」可以從中國皇帝支

配中被抽離，日本的建國者也可以在其自身的文化傳統（如神話）中找到其自身

的「天下」理論。更如本文一再反覆說明的，這個「普世文化」是以漢字為媒介

所建構而成的。漢字是中國王權所發展出來的支配工具，但一旦其詞彙因流布而

客觀化，可以為其他行動者所運用。如儒教中的概念「天」、「德」等，也成為

當時的一般的知識，而不具中國性。而當日本王權要建構自身的王權理論時，在

當時客觀的環境下，只有運用漢字的語言與概念。當大和政權的統治者在建構其

自身的「天下」理論時，勢必運用當時既有的知識，而也只能運用漢字所表達的

知識。反過來說，日本王權要建構「天下」型態的國家，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下，

則必須運用漢字以建構政治制度，或謂將將政治制度「漢字化」。《日本書紀》

與《古事記》的成立的脈絡與所欲達成的功能可從「政治制度漢字化」的角度說

明，這二本書都藉由大和政權的歷史事件的陳述，以歷史書形式達到「政治制度

漢字化」的目的。 

就第二點的「與外國建立朝貢與冊封關係」，《日本書紀》與《古事記》記

述了朝鮮半島的諸政權如何成為大和政權的藩屬（律令中稱「蕃國」），向大和

政權朝貢。這是不是事實，猶有爭議的餘地。1但大和王權透過歷史書（如《日

本書紀》、《古事記》）的寫定，藉由漢字的表述，將漢字所建構的事實呈現。

對於大和政權下的臣民，他們不需理會這些漢字所指涉的現象究竟是否為事實，

而是他們要接近這個事實唯有透過漢字。在這個層面上，漢字所呈現者即為事

實。故對於大和政權而言，要建構與朝鮮半島諸政權間的支配與隷屬關係的證

據，就是創造漢字的表述的紀錄。也如前所述，藉由這些漢字所建構的事實（可

能是偽事實），大和政權得以宣告其所統治的是「天下」，而其統治者是「治天

下」的君主。 

律令制的成立也必須置於「天下觀」的成立與「政治制度漢字化」的脈絡下

理解。 

如上所論，古代日本在輸入了儒教之後，也逐漸發展出自身的王權理論。在

大和朝廷成立後，其後的天皇理論也孕育而生。這套理論證成天皇（或之前的「大

                                                 
1
 可參考高明士〈隋唐使臣赴倭及其禮儀問題〉，《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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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以是人間名分的來源。日本的建國運動不只是表現在宮闈政治與戰場上，

也表現在天皇制的政治論述的建構運動上。概略言之，從大王諡號的形態推測，

在第六世紀初期，已出現關王權正統性的神話。第七世紀天武天皇執政期間，我

們看到日本的建國神話，如天照大神、現御神與伊勢神宮等觀念與制度，都在這

個時期成型。在這套政治論述中，大和朝廷的統治者被以神的規格對待。完成於

八世紀初期的《古事記》正式創造了天皇制的神話，藉由某些神話所建構的宇宙

論，如天界之「高天原」之諸神出現，而天皇之始祖是源自初始之時，天照大御

神之孫神由高天原降臨在「葦原中國」等。故天皇擁有人間（天下）的統治權。

就客觀而言，此人間的範疇或許是限定的，可能只包括日本列島與朝鮮半島，《古

事記》的作者也自覺不包括中國。但至少在這個「天下」的區域內，天皇的權威

是至高無上的，是所有秩序的根源與發動者。置入本文的討論脈絡，日本的政治

名分可以不需要從中國天子而來。因此，對於大和朝廷而言，其王權的成立必須

要證成此「天下」的存在。如果天皇制神話是這個「天下」理論的內容，而其形

式是必須藉由漢字呈現。 

第七、八世紀始，日本開始編纂律令法典。律令法典誠然有許多政治功能，

如形塑王權、改造社會、提升文化等。但這些政治功能不一定需要成文、公開的

法典，口語可以是統治的一種方法。何況日本在七、八世紀時，書寫與識字仍然

是極少數權力菁英的特技，日本仍然是一個不識字的社會。在這樣的歷史條件

下，將統治規範成文化與公開的目的何在？我的推論如下。 

古代中國的王權是建立在「天下觀」之上，即王者宣告統治天下。但此天下

不是今天所認識的客觀的天下，而是由漢字所建構的世界。具體而言，這個漢字

所建構的天下有兩個層面。一是王權集團必須藉由漢字書寫以描述並定義此「天

下」，故有歷史書與律令的成立。二，天下是由漢文公文書的交換所締構而成，

故中國需與週邊政邊政權制度性的交換漢字文書，此即朝貢與冊封的一面。當大

和王權在主觀上要建構一種東亞式的「帝國」時，即其統治者在其國內是終極的

權力來源，而國外有服屬的政權，其客觀的規範是中國皇帝制度的「天下」體制。

此體制有二面。一是統治者必須是天神或天的代表人；二是建構一個由漢字所定

義的統治範疇。當大和政權在朝向「天皇制」發展時，也一方面建構了天皇制的

神話，使日本統治者成為天神的關係者；也同時在「天下」概念的指引下，大和

政權開始「政治漢字化」，表現在《日本書紀》、《古事記》的編纂與公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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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律令的編定與公布。如一般日本史史家所論，天武天皇之後，在 689 年，頒行

「飛鳥淨御原令」，此是目前學界具共識的日本的第一個「令」。在此令中，「日

本」、「天皇」等政治概念正式成立，相應的政治制度也成立。此令的成立也意

味大和政權開始將「政治漢字化」。若將日本古代律令制的形成置於東亞古代政

治史發展的脈絡下來考察，因為「天下觀」的成立，日本的統治者（大皇、天皇）

自我定位為「治天下」，在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下，必須藉由漢字以創造「治天

下」的事實，而其方式主要有二，一是編纂歷史書，二是編訂律令。律令制的形

成的原因之一或在此。 

〈日本江戶時代儒者的「天下」觀念：以會澤安《新論》為例〉一文則是我

開始探討東亞的傳統型態國家如何轉換為現代國家。會澤安《新論》之例，是探

討日本卻在儒教的論述下，藉由對於過去自身歷史的再詮釋，而走向建立「神聖

國家」的道路，或謂「神國」。會澤安就是基於儒教理念與日本歷史中的事實，

為應付外在世界的挑戰，而欲建構一個神聖國家，也是另類的現代國家。該文探

討了會澤安如何運用與轉化儒家經典中的概念，如「一君萬民」、「報本反始」、

「神道設教」等。由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行動者，在不同的脈絡中，

如何詮釋儒學以作為現實鬥爭的工具，並達成其目的。儒學如是轉化為地方知

識。我們也可以同時看出：儒教在一套既有的知識框架中，在面對新世界所具有

的侷限性。 

四、成果評量 

本年度的研究計畫，大體上按照計畫書的規畫進行，並已將初步的成果，藉

由學術會議場合宣讀論文，如上述。計畫書中所擬研究的東亞古代部分，已整理

相當完整的資料，與初步的結論，亦如上述。而這些成果將可收入筆者在撰寫中

的《天下國家：東亞王權論》一書中。日本近世的研究尚在展開中，除了水戶學

派的會澤安研究外，其他相關研究正在進行，預定七月底前會有另外的成果。而

計畫中所提的「暫定古代韓國的情形」，則今天無法進行，須移至下學度。 

由於受國科會的獎助，計畫赴日本考察，尤其在蒐集新資料，但這項移地研

究計畫於暑假間執行。 

然而，由於中、日、韓研究涉及諸種不同類型的史料，故在資料蒐集上，仍

有加強之處。尤其是韓國史料，由於我不能讀韓文，故仍有諸多待補充之處。 


